
我曾是一名最优秀的童话家

1.

我曾是最优秀的童话家。

可三十五岁生日当天，我打开 Word，竟连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不仅如此，看到稿纸还会感到恶心。

我的房子很大，有一个宽阔的储藏室。每次写作，都会逼自己

进去。那天，我在里面待了十六个小时，却只是干坐着。

我终于意识到，灵感可能消失殆净了。

后来的日子里，我不再写童话。这个家也变成了妻子在支撑，

依旧能每天看到妻子的笑脸，可在我看来却好像讽刺一般。

我每天去不远处的公园，看来来往往的行人。偶尔也会开车和

妻子去郊区散心，灵感却依旧不出现。

我的脾气越来越差，动不动就发火，妻的忍气吞声加剧了我的

厌恶，我每天都挑一些小刺来辱骂她。终于有一天，她受不了

和我正式离婚。好了，生活清净了。

我却越来越痛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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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某日醒来，我从信箱里拿出了唯一的报纸，头版居然是我的一

张照片。

照片里的我满脸胡茬，躺在公园的长椅上呕吐，地上是一个空

酒瓶。标题为《著名童话家江郎才尽，每天以酒度日》。

「你醒啦。」

角落里有一个陌生的女人！

「你是谁？怎么在我家里？」

我警惕地问道，环顾四周，没有其他人了。

「老师，我是青炎出版社的编辑，自己也算是一名作者。五年

前，我们曾在新书发布会上见过一面。那个时候，您的《住在

罐头里的城市》大卖七十万册，在内部庆功会上，我们也有过

交流。」

「青炎出版社……」

我的头还是痛。确有其事，当天晚上，是有很多人，至于这个

女人，我倒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你是？」

「我的名字叫陆妍，前天经过长石公园时，看到有很多人围在

那里，然后我就过去看了，您……」



「我怎么了。」

「您躺在长椅上一动不动，吓坏周围的人了，我立刻把您送去

了医院，原来是酒精中毒。」

「我已经躺一天了？」

「嗯。」

「之前都是你在照顾我吗？」

「啊！不好意思，我擅自打开你家的门，钥匙就在您的茶几

上。」

我看了眼茶几，上面的确是我的钥匙。

「麻烦你了。」我勉强起身，她赶紧上来扶住我，有一股淡淡

的香味。

陆妍说她私底下也非常喜欢我的童话。稍微聊了几句，我用微

信向青炎主编证实了陆妍的身份，这才打开了话匣子。

之后，我经常跟着她出入编辑部，逐渐也算成了朋友。

3.

因为开销方面有些力不从心，我拜托陆妍帮我找一份工作。

一周之后，我在市区一家比较小的幼儿园担任文员。每天的工

作就是接接电话，帮老师搭把手，偶尔也会打扫一下校园。日



子虽然清闲，倒也安心。

这个幼儿园真的很小，属于私立单位。除教室外，也只有两间

职工办公室，我所在的一间是处理杂事的，里边还有一个男

人，另一间就是老师们的办公室。幼儿园只有四位老师和两个

看护阿姨，加上我，男人还有院长，一共也只有九人。

院长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总是弯着腰，她的头发已经全白

了，看起来却不老。每天都能看到她在花园里浇水。

同房间的男人长得很高大，可能要一米九，但我每次见他总是

一副很警惕的样子。他的工作是管理 B 班，这家伙每天早晨签

到之后就走了，我猜他可能是院长的亲戚，总之很不像话。至

于看护阿姨，她们每个都很有热情，一旦让你遇到，就喋喋不

休说个不停。

老师一般碰面很少，我不是很了解。

一周后，我慢慢熟悉了这边的生活。有时看护阿姨有事，会让

我帮忙带下孩子。

在此之间，我的小说依旧没有写出来，整天只能记些流水账般

的日记。

只有一件事引起我的注意，某个小女孩很不合群，总是一个人

在角落里看书。而那本书居然是我的处女作《新奇幸运星》，

讲的一个是小男孩在月球上冒险的故事。

「张全宜……小朋友，这本书好看吗？」



「还可以……但是我写的话会更好。」

她的眼睛很大，盯着我看的样子很可爱。

「那你说说看，哪里比不上你的。」

「我要是幸运星的话，就不让他变小，通过水龙头进入月

球。」

「那是你的话会怎么做？」

「故事里的洗衣机不是月亮牌洗衣机嘛，钻进洗衣机里就可以

进入月球了啊。」

我愣了下，随即一笑，笑得很不自然。

说实话，变小再跑到水龙头里确实没有这个好，前者甚至会让

读者想到《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桥段，后者就清爽很多。

「还有这个地方……」

那个下午，我们谈了很多。原来张全宜不是大班的孩子，已经

三年级了，下周就要转到 B 班。她说自己的父亲就在这所幼儿

园里工作。

我问是谁，她却肯不说。

回家的路上我是失神的。我好像在这个孩子身上看到了创作之

光，以及鲜活的灵感。我感觉我又可以抓住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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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又找张全宜聊了几次。我从这孩子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个

新奇无比的世界。

我上衣的口袋里藏有一本笔记本，里面记满了她的点子。没

错，我在窃取了孩子的灵感，我知道这样不对，可每当写下那

些创意，我都兴奋地直发抖。

我尝试着写新作。

这是一个关于小女孩进入下水下世界，去寻找未来自己的故

事。我隐隐觉得它将会是一个好故事，充满童真与乐趣。那也

是当然的，因为想象它的大脑是一尊纯洁无暇的容器。我用一

个晚上的时间开了一个头，当黎明出现，放下笔。

我感到无与伦比的快乐。

找到了以前的感觉了。

之后的一个月，我学会了和孩子打交道的技巧。

王阿姨有事请假，我便在课间把门窗都关住，趴在地上，我学

孩子们的样子，有时翻滚；有时哈哈大笑；有时像马一样在地

上慢慢爬。他们发现多出一个「大小孩」，都觉得很有意思，

为什么这个人和老师不一样？

取得他们信任后，我便开始交流。

我说看到一个稻草人站在红绿灯中央，东张西望。一个大脑袋

的男孩子说，那算什么，我昨天还看到大厦肚子里的小人在和

我打招呼。我想了很久才知道他说的是商业中心播放的大屏



幕。一个发夹总带错了的女孩子，说她的口袋里一直吵吵闹

闹，里面有一颗口香糖，包装纸上的小人总要她去吃其他口味

的口香糖。

每个孩子看到的世界都光怪陆离。

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在笔记本上写下来。

不过王阿姨回来后，接近孩子的时间就变少了。一放学，他们

就被家长接走，下午又要睡觉，只有中午吃完饭可以见面。我

无法忍受被打断，而小说也刚有一些思绪。

我内心深处渴望能和这些孩子单独在一起。

4.

陆妍有来问过新作的事，希望做我的责任编辑。

新作《潜水艇小镇》写了大概四万字，本子上的灵感却用完

了。无奈之下，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知道张全宜是最后

一个走的。那天放学，趁大家都走了以后，我把她留住了。

「老师有点事情，你能不能帮老师一点忙。」

「什么事？」

黄昏，远处传来了蝉鸣，回过神我放下了手中的钢笔。满地都

是血，我看着眼前的这个不知道叫什么的东西，发出了通向天

空的悲鸣。



眼前，张全宜的身体已经扭曲了过来，她的手脚胡乱放在一

边，像个被人剪断了绳子的人偶。

人偶！绳子！

我想起来了，那个时候，她大声喊叫，我便把手中的钢笔插进

来她的喉管中，顷刻间，鲜血喷了我一脸，她捂住喉咙，想要

跑出去。我一把拉住了她的手，拿钢笔疯狂扎在她的手腕上，

直到那个手腕从手臂上垂掉了下来。

我用同样的方式，把她的另一只手，两条脚给「切割」了下

来。所以，我看到的只是一段在蠕动的肉团。

做这些事都不是故意的，只是无意中发现对孩子进行「解构」

会这么快乐，远比和他们交流更能带给我源源不尽的灵感。

看到张全宜现在的样子，我立马拿出笔记本记录，脑子里好像

被塞进了很多内容。那孩子慢慢爬动，那种害怕，懊悔，却又

激动地心情是那么美妙。

天已经很黑了，我将她扎在一个麻袋里，埋在了校园里的那个

大花园里。也就是校长每天打扫的花园。

这样的话，就只有幼儿园知道我的秘密了。

5.

一夜没睡，我不敢相信自己杀人了。



第二天去学校时，我偷偷看了一眼花园，院长还在那里浇水。

她很谦和地对我笑，我微笑着点头 。

一天都呆在办公室，不敢去教室，那个男人依旧不在。

老师或者护理阿姨见到张全宜不在会是什么反应呢？可能会打

电话给她父母。哦对了，她说自己的父母本身就是这所学校的

老师。

会是谁呢？

今天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幼儿园里没有一个人说起消失的张

全宜，甚至连小朋友都正常地玩闹。放学时，我看着他们一个

个打招呼的小脸，陷入了沉思，到底是他们把她忽视了，还是

这个学校的人闭口不谈。

我陷入了疑惑。

接下来一周过的十分谨慎，没有人，真的没有人注意到张全

宜，她的父母也没有出面。我突然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头了。一

想到之前，其实根本没有人和她说过话，一直都是她一个人在

那边看书。

想到这里，我一阵发冷。

晚上，翻过了门栏来到了幼儿园，我用铲子把泥土都翻了出

来，一层一层，一直挖得很深。里边根本没有什么尸体。

什么都没有。



瑟瑟发冷。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劝自己不要再想这件事，就当它从来没

有发生过。但那种看着她慢慢留血的兴奋感却那么强烈，唯独

不能忘的，是当时飞速在笔记本上记录的文字。

在学校的日子里，我越来越难受，每次看到孩子都想要接近他

们。

放学后，一个肉嘟嘟的小胖子站在校门口，我骗他说他妈妈打

电话来说要晚一点来，我带他去了一家甜品店吃蛋糕。

我的计划是，和那个迟到的家长错过，再把这孩子带到学校。

然后……

黄昏，牵着孩子的手，我把校门的防护栏拉了起来。

教室里，我说和他玩个游戏。然后用之前肢解了张全宜的钢笔

在他肚子上画了一个圆。小胖墩只是一个劲地在那里笑。我也

笑，用剪刀在他的肚子上剪出一个边缘，沿着边缘，裁剪小胖

墩肚子上的表皮。在我看来，他现在的表情似乎还在笑，可是

眼睛里已经流出了带血的泪水。

把整块表皮扯下来时，孩子已经叫不出声音了，他的下半身失

禁了。那种兴奋的感觉又回来了。

我打开了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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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那暴露在外的内脏，就像齿轮一般还在运作着。由于刚才

用剪刀时很小心，所以那些内脏都没有被破坏。血液沿着课桌

滴到地上，就像一个小小的池塘。

灵感来了，主角被一个大的灯笼鱼吃到了肚子里，而它的肚子

里面都是齿轮，主角就是在满是齿轮的房间里寻找出路。

那孩子咽气时，眼睛都没有闭上。我背着他的尸体到了花园。

这次，我在埋尸的地方放了一块小石头。

我准备了一套不在场证明，在家尝试了很多次面对警察的反

应，所以去学校时，并没有紧张或是不安。

本以为万无一失，但是这一次我真的溃败了。

和上次一模一样，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这孩子的消失。甚至，在

缺一人的教室里，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而第

二天又有新的小朋友加到 A 班。

越来越觉得事情不对劲，这之间一定有我不知道的秘密。

周末，陆妍来我的家里询问进度。

「老师，最近如何？」

「很好啊，我习惯了那里的工作。」

「那就好，我还以为老师不习惯那样清闲的生活呢。」

「小朋友们都很可爱。」



透过陆妍的肩膀，我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笑得格外真诚。

「对了，老师的创作进行的如何了。」

「写了一大半了。」

「真的吗？我可以看看吗？」

「你等等啊。」

我把新作给陆妍看，那个下午她都很兴奋，说这可能是我写过

的最好的童话了。

我们谈了很久，也聊了很多关于幼儿园的事。我问为什么办公

室的男人总是不见身影，她说那个男人是个被查证是内鬼，他

把幼儿园的钱都带走了。现在警察那里还在立案。

我以往就觉得他鬼鬼祟祟的，金融犯罪么？

真是个大胆的家伙……

6.

经历过前两次，接下来的「工作」就简单多了。

第三次，我挑选了那个发夹总带错的女孩。

为了方便行事，我加工了一个小刀片，可以套在钢笔的笔尖

处。



女孩的尖叫声充满了整个校园，我没有破坏她的喉咙。我突然

觉得在这座城市，即使在人群中做这样的事，都不会有人来关

注这些孩子。

我用小瓶子收集了她的眼泪。

《潜水艇小镇》的故事发展到了中期，主角这次来到了泡泡

国，她需要得到人鱼公主的眼泪包裹全身，才可以进入大海的

中心。

我拿出笔记本，我脑海中只有一个声音，写吧，写吧……

雨夜，尖叫的身体，洁白的稿纸，还有那个洗不干净的教室。

我在藏尸时，依旧没有看到上次男孩的尸体，就连标记的石头

都没有了。

第二天，又有一个新的小朋友来到了幼儿园，她的父母把他交

给我们之后，一句话没说就走了。我突然有一个想法，要是当

着他们的面做这些事，会是什么感觉。

那天，院长第一次主动来找我，她说和我一个办公室的男人在

周边城市被发现了，身上一共带着五十万的现金，现在正在警

察局，他的职位需要我来顶替一下。因为这次的转机，我得以

有机会接近 B 班。

B 班相对 A 班而言，安静很多。

《潜水艇小镇》算是完成了一大半，危机都解决了，主角她驾

驶着自己的小潜水艇，去往海底世界的更深处。这段时间，我



把前面的内容做了修订，也因此，已经有一个月没有找下一个

猎物了。

我不知道小说写完之前，我还会杀死多少个孩子，一边痛苦的

不能自已，一边回味「解构」他们的那种感觉。

很上瘾。

六一儿童节，幼儿园里张灯结彩。

中午，我在整理办公室的时候，发现了一张小贴士，上面写了

两个字。

「救命」

恶作剧？

放学时候，护理阿姨带着小朋友们出校门，A 班的同学兴高采

烈地走出去，B 班的同学则安静地不说话。两个阿姨讨论着什

么，原来是 B 班的一个孩子不见了。我说别担心，等下和她们

一起找。

送走了小朋友，我和四个老师，两个老阿姨一起在校园里找孩

子，却没有结果。回到办公室，我听到衣柜里居然有声音，打

开，居然是那孩子。他一看是我马上拉着我的手，说救救我。

门外有护理阿姨的询问声，我看着孩子的眼睛说这里也没有。

等到大家都走了，我才带这孩子回到居所。我问他纸条是不是

他贴的，孩子点了点头。他一边在我的冰箱找吃的，一边告诉



了我一些有关这个幼儿园的事。

7.

那孩子名叫江洺河，是四年级的学生。

洺河说这个幼儿园的下面有一间房间，那里关着很多孩子。B 班

的孩子其实每个月就会消失一个，消失的孩子就在那个房间里

面。一次，他误打误撞进了里面，就看到一个断了脚的孩子爬

过来在对他说，一起来玩吧。

除此以外，我还得到了一些消息。第一，他是一个孤儿，从孤

儿院里长大的，那个每天来接送他的父母不是他的亲身父母。

第二，每个护理阿姨到了每天中午都会给孩子吃一颗胶囊。

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 B 班的孩子都这么安静了，可能是那

些药物的关系。我打算晚上去他说的地方看看，这个地方有太

多的未知。虽然这孩子很不情愿，但是后来还是被我说服了，

给我带路。

晚上十点钟，我带了一只手电筒和一包火柴。江洺河把我带到

了学校的旧仓库，他说去 B 班拿点东西，可能是已经做好了逃

离学校的准备。我在原处等他。

这段时间，我去试了一下仓库的门，没有钥匙，果然打不开。

就在我徘徊不定时，仓库的铁门开了，里面居然走出了护理张

阿姨。她慌张地看着我有点不知所措。

「你怎么在这里？」
微信公众号：阿乐资源库



「我在学校里忘了点东西，回来拿。」

她看了看我，又说自己在找失踪的江洺河，我怕等下洺河回来

就穿帮了，所以和她边走边聊，走的时候，她叫我多注意，发

现了他的行踪就告诉学校的人。我点头说知道了。

回去时，我发现江洺河躲在仓库旁的小树林里，他很警惕的看

着我，没有说话。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说她走了，他才肯出

来。

我虽然没有仓库的钥匙，但是却有另一个教师办公室的钥匙，

而仓库的钥匙就放在那里面。拿到之后，正式进入了那个平日

里一直关闭的仓库房。

我的右手牵着江洺河，左手拿着手电筒，慢慢向前。这里的阶

梯很长，一直延伸下去。

踩到地的时候，我感觉黏糊糊的。用手电照到地下一看居然是

一个孩子的大脚趾。

我一下没了力气蹲在地上，缓了很久才站起来。我们俩慢慢地

向前走着，这是一个类似于地下工厂的地方。这里的房间，大

门都是铁质的，上面有些地方已经生锈了。

我推门进入一个房间，里面有一张手术床，覆盖的白色床单沾

满了血迹，其上悬挂的照明灯，三个灯泡已经破了一个。旁边

的柜子里是散落在一半的手术刀。房间里的厚重味道让我觉得

恶心。出去后发现这是一条很长的走廊，两旁都是这样的房

间。



手电筒很快就没电了，我将它放在地上，借着上面泛黄的吊灯

也可以继续前行。一直往前走，转了个弯，居然还有下一层。

打开了一个干净的房间，里面竟然是监控室，上面有二十几张

屏幕，画面上都是每个房间的情况，只有最后的屏幕是雪花。

我确信了我的想法，楼上的每间房间格局装扮全都一样。

打算离开时，雪花开始消失了，出现了图像。这间房和之前的

都不同，明显要大很多，但是画面却看不清。我看到屏幕的正

前方有一个东西，但又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一张桌子。

下一秒，我才知道自己错了。那张大桌子动了起来。原来他的

身上披着一层东西，他是一个人，刚才一直蹲在地上，保持静

止的动作不动。

他走路摇摇晃晃，每一步都很吃力，最后走出了屏幕外。我一

直盯着看，因为保持一个动作，身体变得越来越冷。原来这个

地方还有除了我和江洺河外的其他人。回头看江洺河，他已经

害怕的全身发抖。

五分钟过去了，那个人从屏幕的一角回来，手上托着一个蛇皮

袋。打开后，是一个孩子。

那是 B 班的孩子。

我看到那个孩子被男人拖到了一张椅子上，然后在他身上摸索

着什么，似乎是在拿取东西。他手上应该是有什么闪闪发光的

东西，在屏幕上看起来很小。那个男人慢慢的把这个细长的东



西伸到了男孩子的脸上，然后血溅了出来，他马上用白纱布捂

住，那纱布渐渐的红了。

最后，我看到他的手从男孩的身上伸了出来，手上拿着一个血

淋淋的东西，上面还冒着热气。

是……眼球。

我趴在监视器上，大口喘息。这时候，护理张阿姨来了，她在

男人耳边说着什么，我看到了她的手里拿着我的手电筒。

我大吃一惊，拉着洺河的手就想跑，他已经腿软了，没办法，

我只能背着他跑了。按照监视器指示的地理位置，上一层的他

们离我们也只有几百米而已。我朝里面跑去，越是里面越是

暗，我的手电筒已经在他们的手上了，现在能照明的只有上空

老旧的吊灯了。

期间我听到了上面的脚步身，越来越近了。我背着江洺河进入

了底楼最深处的房间。

我在黑暗中，屏住呼吸，听着外面的声音。门外走廊里居然有

铁链的声音，每一步都踏的很实。

「看来他已经走了。」

「是时候摊牌了。」

是院长和护理阿姨的声音。从门缝里看，我只能看到三双脚，

那个男人的脚上伤横累累，左脚踝的骨头露了出来。他走得很

慢，垂下来的手上有一把菜刀。



他们走后，我划了一根口袋里的火柴。

有光之后，我差点叫了出来，这里居然有很多赤身裸体的小

孩。他们的眼睛里面是空洞洞的，干涸，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眼

球了。

我的动静惊扰了他们。他们爬过来了，我立刻捂住了江洺河的

嘴。

那些赤身裸体的孩子向我们走来，他们闻了闻我身上的味道，

然后大口地呼吸起来，他们似乎很饿的样子。

等到外面的人走远了我们才逃出来。

8.

第二天下午才回的家，困，倒头就睡了。

醒来时，桌上有一张光碟。光碟里的内容是我杀死儿童的录

像，还有院长的笑脸。她让我三点之前回学校，她一边浇水，

一边摇晃着我的笔记本。

我疯狂地找原稿，没了。

他们将我最重要的东西夺走了。我背上包出发了，出门前我对

江洺河讲，除了我之外不要给任何人开门。

下午三点我见到了院长，她告诉了我真相。



这间幼儿园其实是一个非法儿童盈利组织的一环，他们私自将

儿童的眼角膜取出来卖钱，而仍旧活着的孩子会被卖到了更上

一层的机构，进行不人道的人体研究。

A 班的孩子是进入学校的新鲜血液，他们最后全都都会转入 B

班，而 B 班的孩子每天都在食用精神药物，已经没有了自我意

识。他们每三个月换一批，而每一周都会有孩子送到上一层的

机构，那天我看到的那些赤身裸体的孩子就是角膜已经被去除

的一批，马上要送走。

学校的所有教职工都是这一产业链上的齿轮。孩子是从孤儿院

里送来的，那些每天接走他们的只是这个庞大组织的成员。之

前我办公室的男人，也是组织的一员，但是他和养女之间产生

了感情，他怜悯即将死去的孩子，便提出希望可以放过这孩

子，院长也破例同意了。

我问那孩子是谁，院长说就是我第一个杀害的张全宜。张全宜

「消失」以后，男人自然怀疑是学校不讲信用，所以想要站出

来揭发他们，结果被组织发现，即使警察里面也有他们的人。

所以这个叛徒被进行了额叶切割手术，变成了言听计从的怪

物，而且他的脚上还上了铁链，一辈子逃不出仓库。

幼儿园里的每个角落都装有监控。

他们早就发现了我所做的事，所以花园里消失的尸体也可以解

释了，因为他们早就处理好了。男人的工作出现了缺口也需要

新的人来加入，所以他们盯上了我。这只是他们一步步引诱我

加入这个组织的陷阱罢了。

微信公众号：阿乐资源库



院长问我要不要一起工作。我说不，她微笑着从抽屉里拿出一

层厚厚的稿纸。

她没想过我会杀死她，这家伙的尖叫声比她血液飞溅的时间还

要长。

早料到她会拿稿子威胁我。我从包里拿出了汽油，洒上了房

间。等到所有老师和护理来了之后，我便从门后跑了出去，将

他们反锁在里面，浇满了汽油。

之后，我用铁锹将仓库的大门撬开，把里面未受到伤害的孩子

都救了出来。

走出去的时候，我突然停下了脚步，烧死他们似乎太过无趣

了，我的脑海中有一个更有趣的想法。

回到教室，我把浸满乙醚的手帕缠在自己的手上，很容易就把

他们给迷晕了。我将那几个成年人用绳子捆在一起，然后找到

了办公室里面过期的蜂蜜。我把那些老师和护理的衣服全部脱

掉，然后将蜂蜜抹在他们的身上。再把蜂蜜一直一滴一滴的沿

路洒到了仓库两层最里面的一间。接着要做的就是……

开门。

那些被锁在最里面的孩子眼球都已经没有了，但是嗅觉却很灵

敏，他们饥饿了很久很久。看着这些孩子在地上地一边爬着一

边舔着蜂蜜的样子，我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不是一个画家。

那是多么令人震撼的画面啊！



那些孩子沿着我给他们定的路线爬到了教师办公室。乙醚的功

效似乎不是很好，其中的一个很肥胖的老师醒了过来，他惊恐

地看着眼前的这几十个在地上慢慢爬过来的孩子，开始大呼小

叫，其他人因为他的挣扎也醒了过来。你这个混蛋，不要啊，

不要过来，帮帮我吧……我的耳边出现了各种或是咒骂或是求饶

的话语。

这些孩子已经没有意识了，第一个到达「终点」的孩子起先用

鼻子闻了闻前面的胖子，然后他笑了笑，小心翼翼的用牙齿碰

了碰胖子的肩膀。现在那些成年人的呼救听不见了，这就像是

一部电影的背景音乐，可能被我忽视了。

值得在意的是那孩子的表情，他以为他在咬什么呢？

我很想知道。

那孩子咬下去的第一口，胖子的肩膀就留了一点血，但是尝到

血的味道后，那孩子愣了愣，马上用嘴巴吸了上去。越来越多

的孩子加入了这场黄昏的晚宴。

整个教室变成了一个屠宰场，到处是血腥的味道。最后，我点

燃一根烟，把它丢到了教室外面的地上，汽油在太阳的照射下

是彩色的。

视野最后可以看到的，是火焰中焦黑的人影，慢慢扭曲，变

形。

我将剩下那些刚刚安置在教室里的孩子带回了家中，带他们到

了储藏室里。后来报纸上说，那场大火一共烧了两天两夜，最



后什么都不剩下。我想这又是那个组织善后的吧，他们的势力

真的很庞大。

一切都结束了，江洺河笑着对我说。

我笑笑，还没呢，我的《潜水艇小镇》还剩一个结尾。

我微笑着拿出钢笔。

9.

三个月后，《潜水艇小镇》正式出版了。

它一下击溃了报纸上面有关我封笔的传闻，一上市就上了排行

榜，唯一令我不爽的是，这次居然没有得到第一名的位置，因

为第一是一本恐怖小说，名字就叫做《幼儿园》。作者的笔名

叫做锡。

奇怪的是这个神秘的作者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对粉丝说，新作

《幼儿园》还有一个隐藏的结局，将会在不久后公布。

锡是恐怖悬疑小说领域的佼佼者，前几年她的多部作品被搬上

了大荧幕，绝对是实力派的作家。有一点和我一样，她也是五

年没有新作品了。我后来看过那本书，很奇妙的是，里面描写

的和我所经历的很像。

夏天，陆妍来我家恭喜新书出版。我说那个笔名叫做锡的作者

才叫厉害，她笑着说其实我也没这么厉害。

陆妍就是锡。



她说五年前，国内很多作家都得了一种病，叫做灵感窒息症，

很多人因此甚至转行。而陆妍在做编辑的同时，通过了记者的

朋友了解到了有关这样组织的存在。我的所有经历都被她暗中

调查后成为了灵感的来源。

她笑笑，指着我身后的储藏室说，里面有十一个孩子吧。

我有些紧张，你怎么会知道？

她拿出钢笔，打开笔记本，用期待而兴奋地眼神看着我。

「老师老师，您下一步打算做什么呢？」

□ 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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